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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竹君（1879-1964），广东

番禺人。她的曾祖父张达才以

经营茶叶起家，故与外商接触

频繁，子弟多接受中西兼修的

教育，眼界开阔。父亲张世蒸

是三品京官，家中十分富有。

1898 年，张竹君以优异成

绩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附设

之南华医学堂，留医院任医生

两年。另有一说是她毕业于夏

葛女医学堂，但据陆丹林的分

析，夏葛女医学堂是在 1899 年

才成立的，而曾在博济医院任

教的梁培基医生也承认他教

过张竹君。

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

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

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来往于广

州、番禺、南海之间，为人治病接

生，极受欢迎。1901年在闺中密

友徐佩萱变卖首饰的资助下，她

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

任院长，专为贫民治病，这是广

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两

年后，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于

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后又将之

改为育贤女学，教学与行医并

重，为广东女学先声，张竹君也

成为中国第一位创办医院的女

性。

1904年 3月，张竹君又于广

州设立女工艺厂，招收妇女学习

工艺。同年张竹君迁往上海，先

后创立医院数所，除医院外，又

设立女子兴学保险会、卫生讲习

会及广东育贤女工厂分院，并且

在上海爱国女校附设女子手工

传习所。1905 年又设女子中西

医院，以培育女医人才。

一般谈起中国的女权运

动，都以为是“五四”运动以后

的产物，而直到这之后，北平、

上海等地才有女权运动团体的

公开组织。但张竹君却早在民

国前十二年已经从事提倡女

权，在当时的报纸上公开讨论

与宣布了。同时，她在 1901 年

已在广州自己一手创办了育贤

女学，更在中国各地开风气之

先，比之清廷学部颁布女子师

范及女子小学章程的时间，还

早了六年。即较之张百熙之奏

定男学堂章程也早了一年，足

见其眼光之独到。马君武更在

《新民丛报》为张竹君作传，广

为宣传。

张竹君的志向并不只是

行医，她在医室之外复设福音

堂一所，常在周末登坛演讲，

“每讲学时，未尝不痛惜抚膺，

指论时事，慷慨国艰也。”而对

于女权思潮，她认为“女人不可

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她

主张女子要求自立，要做到生

计不必仰求于男子，才能谈到

培养独立的人格，增进智识等

更进一步的事。因此她希望女

子能“汲汲从事工艺，以求自

强，以求自养，而去其昔日之依

赖。”这也是她开设手工艺传习

所、工艺场、女子中西医院的用

意，要女子习得一技之长，以为

求自立切实可行之道路，正如

其章程所言：“为同胞女子谋自

立之基础”。她又设女子兴学保

险会结合女性为一团体，并将

宗旨定为“本会拟联合海内女

士为一大群以提倡女学，激发

患难相救之情。”此保险会正是

预防女子在不幸无依时，可以

藉助团体的力量，互通声气，彼

此援助来渡过难关。

但她深知，女子若仅求生

计之自立是不足以成大局的，

她主张争权之法，“不外求学”，

而所求之学“又不当为中国旧

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免力研

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

为此她设立女学，开讲习会。她

对于女子教育极为重视，她说：

“夫女子为人群之母，母教之不

讲，民品所由败也；女学之不

昌，人种所由弱也。”她甚至把

女子教育视为强国强种之基

础。她主张女子应通过“求学”

“合群”的方式才能摆脱男性的

压制。

她还写了一篇长文刊登于

1904 年 4月 23、24 日的《警钟

日报》，文章细数中国女性所身

受的十一种“险境”，进而从女

性自身出发，指出“险境”的原

因，在于“一由于不知学，一由

于不能群”。于是她想联合大群

体以求女性自决和独立，她说：

“鄙人窃不自揣，志欲联合海内

诸女士为一大群，取数千年之

恶习扫除而更张之，举此十一

险者殳夷而平荡之，永不留此

恐怖之境遇于吾同种。”其雄心

壮志，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

张竹君提倡女权不是空谈，

而是实际去做。她所创办的手工

艺传习所、美术传习所在各地普

遍成立，她极力提倡实业救国，赢

得报章杂志的赞扬。1905 年 1 月

16 日的《警钟日报》就说：“……然

近日所可推为实行家者，于男界

得一人也，曰张季直。于女界得一

人也，曰张竹君。……自竹君创女

工院于上海，从而继起之工所，又

不知凡几？……然以所处之境论

之，季直易而竹君难，盖季直置身

通显，居高而呼，所谓长袖善舞

也。竹君不过一弱女子，既无财

力，又无辅助，而亦能振臂一呼，

大江南北之女界，为之响应，咸知

研究实业，以谋其生计，其功岂在

季直下哉？”

张季直就是张謇，晚清状元，

南通著名的实业家。在南通随处

可见张謇所创的事业，如公园、博

物院、天文台、图书馆、通州师范、

女工传习所。而今张竹君能与之

相提并论，可见其影响力之于一

斑。

在张竹君青年的时候，社会

上犹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

“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旧道德观

念，但她不以为然，决心反其道而

行之。据她后来与非常熟稔的陆

丹林追述早年的情景：她出外，常

坐着三人抬走没有轿帘的藤兜。

头上梳了一条“大松辫”，脚上穿

一双青缎面学士装鞋，有时并把

两脚向前踏在轿杠上，人身和脚

差不多成了“一”字形。这样的姿

势本来并不雅观，尤其在热闹的

街市，往来穿插，前呼后拥，一般

人见到多目逆而送，或加以蔑视

的不良批评。她是满不在乎、处之

泰然的。她对陆丹林说：“人生要

求自由，男子可以梳大松辫，穿学

士装鞋，妇女为何不可？男子坐藤

兜（轿子）可以把脚提高、踏在杠

上，妇女为什么做不得？做了，又

讥评她是‘男人婆，招摇过市。’我

要做男女平权的运动者，一切以

身作则，要打破数千年来禁锢妇

女的封建枷锁，把不平等的旧思

想、恶习惯，彻底扫除。那些头脑

冬烘、思想陈腐的礼教奴隶，我要

和他们搏斗，替女同胞杀开一条

新路。那么，任何非讥诋谤，任何

耻辱牺牲，我都是不管的。我是基

督徒，基督都能从容上十字架，我

必步着他的后尘，替女同胞尽力，

和恶劣势力斗争，至死不变！”

辛亥那年的秋天，革命党人

在武昌起义，震惊全国。可是当时

武汉的局势实在缺乏适时的领

导，基于各方面迫切的需要，黄兴

乃只身由港到沪，准备秘密到武

汉会晤黎元洪，并会同主持一切。

黄兴最感到困难的便是如何到达

武汉的问题，因为东南一带还在

满清及袁世凯的势力之下，敌人

的奸细还在到处活动，清吏搜查

沿江口岸极严，根本无法偷渡。结

果还是由张竹君设计，要黄兴化

装成为她的助手，而黄兴的夫人

徐宗汉则扮演看护妇，加入她所

主持的上海红十字救伤队，由上

海乘长江轮船一同出发，藉以逃

避敌人的耳目，终于顺利通过各

关津的严格搜查，于九月初抵达

汉口。这件事可称得上是张氏的

得意之作。“黄克强曾经当过我的

助手”，事后她常常这样半开玩

笑，并引以自豪。黄兴对于她那次

的襄助自是十分感激。

红十字救伤队不但奉献时

间和精力，还自行负担费用，更

要冒着生命危险出入枪林弹雨

救治伤员。日记中记载当时的情

况：“时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

宽不满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

骑在马上十分惊恐，几陷塘中。

到后院一看，满地伤员，盖以棉

被，垫以稻草。此时，炮火连天，

一夜不绝。”

我们再翻读她的《辛亥武汉

赤十字会日记》可以略窥一二：

十月初六日，医务极忙，余不

暇渡江，仍发人到江边收受伤兵

士。是夜四点钟，汉阳失利，各会

友几陷城中，渡江时又遇沉船之

险，有男会友二人，素有力者，跃

过邻船，得庆生还。

十月初七日，仍发队冒险渡

江，弹如雨下，在所不顾，拟进汉

阳城，清军不许，当时被轰十七

枪，均无一中，余等以深入战地，

亦无怨言。

经过三十三天的医疗救护行

动，张竹君抱病决定先回上海一

趟再募集药物，此时上海各界已

听说她在战地的英勇事迹，因此

以英雄凯旋式的隆重礼节欢迎

她，在张园举行“张竹君女士返沪

大会”，请她登台演讲。据报道，当

天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张竹君病

体初愈，她身着戎装、穿长靴，报

告了她率红十字会救伤队赴武汉

从事战地工作的经过后，指出“红

十字会中杂有敌军间谍，真是损

污我红十字会的名誉”。她说在汉

阳时曾亲眼目睹，有四个人冒用

红十字会的名义而作汉奸，她见

到这种情形真是心惨欲绝，所以

她说从今而后再也不愿为红十字

会会员，而将改投女子军，不日将

再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北伐。只不

过后来革命大势急转直下，革命

告成、民国肇建，她也就再无需从

戎北伐了。

据冯自由说，民国元年以后，

纵使张竹君的早年好友都在民国

政府里位居要职，胡汉民荣任大

总统府秘书长、黄兴初任陆军总

长兼参谋总长，马君武也以实业

部次长代理部务，但她反倒韬光

敛迹，绝不在社会上显露头角。她

能由绚烂归于平淡，适足以证明

她胸襟之开阔、天性之恬适，洵非

常人所可企及。

民国成立后，男女平权，她仿

佛平生大愿俱已达成，也就乐得

休息休息，安享余年。不过她的名

气响亮却历数十年而不衰。据陆

丹林说，1924 年间，张竹君与伍廷

芳夫人因事由上海返回广州，在

轮船上遭遇海盗搜劫，当海盗们

听说她们是张竹君和伍老太时，

立刻敛容正色向她俩道歉并归还

财物，同时派了两名匪徒在房门

口守卫保护，严禁其他匪徒出入

骚扰。

张竹君为了献身社会服务，

终日为事业而奔忙，耽误了自己

的“终身大事”。等到已成徐娘半

老时，有人问她这个问题，她仍然

半开玩笑地说：“现在还没找到适

当的对象，如果找到了，我会随时

宣布结婚的。”

张竹君虽然没有结婚，但她

却是儿女绕膝，共叙天伦之乐，而

这些儿女们都是她领养来的孤儿

孤女。三十余年来，她对他们视如

己出，尽心教育他们。晚年张竹君

在上海也的的确确做了不少造福

社会的事情。

综观其一生，她不但是一位

思想家，也是一位实行家，不但坐

而言，更能起而行。至于她自己的

立身处事，又是那样的严正不阿、

功成不居，她悲天悯人的胸怀，视

功名富贵如浮云的志节，都是值

得我们钦佩与敬仰的。

（蔡登山来源：《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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